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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百川

当双雪涛笔下《平原上的摩西》被改编为
电影《平原上的火焰》，这场从文学到影像的迁
徙注定是一场充满张力的冒险。影片试图用火
焰的意象串联起跨越三十年的爱恨纠葛，却因
对原著哲学内核的消解与时代肌理的简化，最
终让这场迁徙沦为一场失落的隐喻。火焰，这

一原著中承载着毁灭与重生
双重性的符号，在电影中凝固
为视觉奇观；而赫拉克利特

“人不能同时踏入同一条河
流”的哲学命题，则因叙事
的线性固化，成为一道未被
照亮的暗影。

在原著中，火焰是李斐
与庄树命运交织的核心意
象。1995年的一个冬夜，少女
李斐计划点燃汽油桶为庄
树制造一场焰火表演，这场
未竟的约定既是青春的浪漫，
也是悲剧的伏笔。火焰在此刻
既是“摩西分海”般撕裂命运
的力量，也是吞噬希望的深
渊。双雪涛通过火焰的反复出
现，构建了一个充满时间褶皱
的叙事迷宫——— 每一次燃烧
都是对过去的回溯，也是对
未来的预兆。火焰的不可捉
摸，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言

“一切皆流，无物常驻”，它
既是瞬间的炽烈，也是永恒
的消逝。

然而，电影将这一意象简化为视觉符号
的机械重复。导演执着于用熊熊烈火标记情
节转折，火焰的每一次出现都沦为情绪的廉
价催化剂。原著中火焰的哲学性被消解为一
种工具性的美学装饰，它不再承载时间的流
动性，反而成为凝固的标本。当刘昊然饰演
的庄树在玉米地中点燃汽油时，观众看到的
是一团真实的火焰，而非小说中“燃烧的既
是现实也是记忆”的多义性。这种具象化的
处理，恰恰让火焰失去了作为“变化”载体的
资格——— 它不再是赫拉克利特笔下永远更
新的河流，而是一潭被抽干生命力的死水。

原著《平原上的摩西》的文学性，在于其
通过多重视角构建的复调叙事。傅东心与庄
德增的婚姻裂痕、李守廉的救赎与堕落、庄树
与李斐的错位人生，共同编织出一张关于创伤
的巨网。令人遗憾的是，电影却将这张巨网裁
剪为单薄的爱情悬疑片。周冬雨饰演的李斐，
剧本赋予她的仅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符号
化命运，车祸、家暴、药物控制，这些叠加的苦难
更像是对“疼痛青春”的拙劣模仿，而非对宿命
的深刻叩问。刘昊然饰演的庄树始终未能展现
角色应有的矛盾性，当庄树最终将手铐戴在
李斐腕上时，观众感受到的不是命运轮回的震撼，而是类型片式的机械收场。

电影虽保留了老式出租车等视觉符号，但这些符号被简化为怀旧滤镜下的布
景。这种处理让角色的苦难显得悬浮——— 当李斐质问“我想去南方错了吗”时，观众
看到的仅是一个女孩的个人悲剧。

《平原上的火焰》的改编困境，本质上是文学与影像在时间维度上的不可通约。
双雪涛用文字构建的“流动的火焰”，一旦被电影凝固为具体的画面，便注定失去其
哲学重量。当观众看到银幕上燃烧的玉米地时，他们记住的只是一团火光，而非原著
中那句震颤灵魂的诘问：“你心里的念够诚吗？能让平原为你分开海水吗？”

(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2024级研究生)

□石可心

电影《平原上的火焰》原定档2021年12月24日，时
间点与影片中故事的关键节点重合。迟到了四年后
终于在这个月与观众见面，影片不负观众所望，在人
物、情节和主题上呈现出复杂而多层次的表达。影片
试图通过一场跨越八年的悬疑案件，勾勒出个体命
运与时代洪流的交织。正如片名中的“火焰”所暗示
的那样，影片在灰烬中寻找微光，试
图以细腻的情感与视觉语言，诉说
着小人物的命运抗争。

凛冽的平原上，人物是时代裂
痕的肉身注解。影片伊始，庄树以一
个不良少年的形象出场，与刑警蒋
不凡偶遇，蒋不凡试图劝导这个迷
茫的孩子找到人生的方向。开场的
设计可谓巧妙，既交代丰富了人设，
也让情节更加紧凑，为后半段庄树
执意调查蒋不凡被杀案埋下伏笔。

影片中的两位主人公庄树与李
斐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在他们的身
上，我们可以看到少年的无畏与迷
茫，他们敢于抢一辆车，放一把火，却
不知自己的前路何在，未来何从。李
斐不停地说想去南方，但她买下的四
张票却注定闲置，南方不过是一个春
暖花开的幻想，在这些小城居民中，
他们早已没有了幻想，只有眼前不得
不维持的生计。影片中最值得说道的
人物其实是李守廉，原著中通过不同
人物的讲述续写篇章，可偏偏没有李
守廉的讲述，这个忠厚老实的男人，
在被父爱冲昏头脑的一刻犯了错，命
运的齿轮在这一刻转动，改变了他与李斐、庄树三个人
的命运。电影将人物进行了深度刻画，不仅成功塑造
了一个个性格鲜明的角色，也让观众感受到了人物
对命运的不屈抗争和燃烧的生命力。

悬疑外壳包裹的不仅是跨越八年的真相，更是
个人悲剧的困境。虽然电影的主人公是庄树和李斐，
但情节由李守廉这个悲剧人物层层展开，为了保护
女儿，他燃尽了自己。影片以一件刑事案件作为叙事
线索，通过时间线以及人物动机，将庄树、李斐、李守
廉等人的命运轨迹与社会图景编织成严密的多线结
构，实现了悬疑类型与历史书写的互文性叙事。

火焰在灰烬中重生，照亮救赎的路径———《平原
上的火焰》以灼热的情感温度，讲述了一个有关和解
的寓言，让“救赎”成为缝合裂痕的细密针脚。庄树的
运气好，在迷茫的少年时代遇到了蒋不凡，李斐却不
一样，她品学兼优，是众人眼里“别人家的孩子”，她
应有着美好的未来，可突然的变故让她不可避免地
受到了牵连。她向往温暖的南方，那里仿佛是个世外
桃源，但她也清楚那只是幻想，于是去试手套，试图
适应寒冷的严冬，而在庄树将手套买给她的那一刻，
她感受到了救赎，有庄树的地方，就是温暖的南方。
两个少年在河边燃起火焰，互诉心声，在一声声的

“小庄”中，两个少年达成了和解，没有之前的隔阂，
两颗情感的种子也在慢慢发芽。而本该在玉米地燃烧的火焰，转换成了出租车的熊熊烈火，
燃尽了二人的命运与缘分，最后李斐疯狂地看着孙天博在自己面前抽搐，踢倒的炉子泛出
火星，点点火光映在李斐的脸上，她最喜欢的火，成了她掩盖杀人的罪证，也将她拉进了罪
恶的深渊。影片最后，庄树与李斐依偎在一起，二人都曾是对方的救赎，而这一刻，他们好像
又回到了少年时代，不同的是，连接二人的不再是一声声“小庄”，而且冰冷的手铐。

《平原上的火焰》以悬疑为刃，火焰的意象贯穿始终：它焚毁真相，也煅烧救赎；它灼痛
记忆，却照亮尊严的残片。影片拒绝廉价的悲情，而是让火焰在废墟中沉默燃烧。影片未给
出乌托邦的答案，但灰烬中闪烁的微光，已是对“生如草芥，命若野火”最锋利的注解。

(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2024级研究生)

两种视角下的
命运之火

电影《平原上的火焰》改编自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却在文学
与影像的转换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影片在灰烬中寻找微光，以
悬疑外壳包裹个人悲剧，展现了小人物的命运抗争与救赎；与此同时，
影片试图用火焰的意象串联起跨越三十年的爱恨纠葛，却因对原著哲
学内核的消解与时代肌理的简化，最终沦为对“疼痛青春”的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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